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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的盛宴》是梁晓声对多年教学经验的最经典总结。
《思想的盛宴》收集的所有内容，除了为某些新书作的序言、对某些学子作品的品评，更多的是他对
人生、对文学的一些精辟的论断。
它们大都成文于梁晓声任职北京语言大学以后，一直未曾发表过。
用他的话来说，此书非是什么教授的专门知识书，更非是什么学者的研究书——而只不过是一个从事
写作多年的人汇集了自己一点见解和体会的浅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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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晓声，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市。
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22年，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
至今已出版千余万字，并多次获各种文学奖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名字被收入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父亲》《一个红卫兵的自
白》《伊人，伊人》《欲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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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复旦与我论大学关于真理与道理关于好人、坏人论雨果阅读一颗心晚秋读诗唐诗宋词的背面电影是一
个国家的明信片虚假柔情似水，人们谁更专业纸篓该由谁倒空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论中文之中国意
义学中文有什么用？
评论的尺度文明的尺度中国的文化需要补课吗？
指证中国文化之摇篮读学子习作有感既非残破，亦非完整青春记忆里的“红”与“黑”学子小说《中
国病人》序学子小说《女儿河》序答中文学子问致学子“信评”关于情感教育关于情调、情绪、感情
、亲情及文学之情怀创作与思考小说是平凡的小说平凡了以后变成海绵时代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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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
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
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涵的。
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
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
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
个专业的责任感。
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
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
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
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
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
。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
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
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
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
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
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
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
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
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
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
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
劈起来多不容易？
你怎么当的向导？
”——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
他说：“这才几年工夫？
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
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
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
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
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
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
的知识青年。
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
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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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团。
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
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
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
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
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
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
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
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
会对你不利。
”　　这是关爱。
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
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
　　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
　　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
　　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1962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
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
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
。
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人皆一命，是谓生日。
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
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
　　“母校”说法，其意深焉。
　　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
　　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
　　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
　　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
　　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
更非下笔轻妄。
　　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1974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论
大学　　大学是人类之一概文明的“反应堆”。
　　举凡人类文明的所有现象，无一不在大学里有所反映并进行反应。
　　这里所言之“文明”一词，还包含人类未文明时期的地球现象以及宇宙现象；当然，也就同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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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对人类、对地球、对宇宙之未来现象的预测。
　　故大学里，“文明”一词与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也是应该有区别的。
后者是一个有限含意的词汇，而前者的含意几乎是无限的。
此结论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所能达到的非凡超现实程度。
而如此这般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之一种。
　　这里所言之“反应”一词，也远比词典中的解释要多意。
它是排斥被动作为的。
在这里，或曰在大学里，“反应”的词意一向体现为积极的，主动而且特别生动特别能动的意思。
人类之一概文明，都会在大学这个“反应堆”上，被分门别类，被梳理总结，被分析研究，被鉴别，
被扬弃，被继承，被传播，被发展⋯⋯　　故，大学最是一个重视稳定的价值取向的地方。
　　故，稳定的价值取向之相对于大学，犹如地基之相对于大厦。
　　稳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稳定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乃是
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
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
倘居然没有，即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制药，也可以制毒品，
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
　　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
所为的勾当。
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人所耻为的。
　　故隐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
　　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
观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
　　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
　　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
。
　　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
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反映到、影响到了大学校园
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
　　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
　　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
穷，在有的人们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只有吞嗜苦水
的份——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窃以为，这样的“问题”成为问题本身便是一个问题。
　　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成为“问题”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学里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
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
　　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
　　倘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
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真理”了。
那么，人类到世上，人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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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
而且不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
而且是由教师来对学生们说的。
　　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
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什么不好。
因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
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似乎更能深入人心。
因为听来似乎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
　　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
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
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
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
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
“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它不能使人类更进化是显然的。
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我想，人类中的强者，与动物界的强者，当有人类评判很不相同的方面才对。
　　陈晓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解构主义研究深透。
　　据我所知，他在课堂上讲解构主义时，最后总是要强调——有些事情，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
社会现实中，那是不能一解了之的。
归根到底，解构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非是终极目的。
比如正义、平等、人道原则、和平愿望、仁爱情怀⋯⋯等等。
总而言之，奠定人类数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则，它们是不可用解构主义来进行瓦解的。
也是任何其他的主义瓦解不了的。
像“进化论”一样，当谁企图以解构主义将人类社会的人文基石砸个稀巴烂，那么解构主义连一种学
理研究的方法也就都不是了，那个人自己也就同时什么都不是了⋯⋯　　像季羡林先生一样，我所了
解的陈晓明教授，也是一个不但有做人德律，而且主张人作为人理应有做人德律的人。
　　我由而是极敬他的。
　　我想，解构主义在他那儿，才是一门值得认真来听的一门课程。
　　又据我所知，解构主义在有的人士那儿，仿佛一把邪恶有力的锤。
举凡人类社会普适的德律，在其锤下一概粉碎，于是痛快。
于是以其痛快，使学子痛快。
但恰恰相反，丑陋邪恶在这样的人士那儿却是不进行解构的。
因为人类的社会，在他看来，仅剩下了丑陋邪恶那么一点点“绝对真实”，而解构主义不解构“绝对
真实”，只解构“一概的虚伪”。
　　我以为虚伪肯定是举不胜举的，也当然是令我们嫌恶的。
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在“绝对的真实”和“一概的虚伪”之间，屹立着那么几个“
东方不败”的坚定不移的解构主义者的话，岂不是太不客观了吗？
　　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
仿此种公器之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
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
　　报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历史；广播已有百余年历史；电视的出现已
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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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故以上传媒既为社会公器，其对社会时事公开、公正、及时的报导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
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
。
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虽然与其始俱，但只不过是其兼有的一种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
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必便是什么学业
损失。
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得还快，还全面。
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
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
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
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
师生比赛着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太对不起含辛茹苦地挣钱供子女
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倘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
现象；当文学艺术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
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之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之美”
的眼和心，我以为几近于是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福娄洛神父吧——倘讲来讲
去，结论是福娄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
比艾丝美达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作何感想呢？
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福娄洛吧？
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不就是和福娄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
吗？
　　⋯⋯　　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
　　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
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府特征。
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所积累的宝贵知识和宝贵思想，首先是在大学里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于是再次被肯定的过程。
但是如果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大学里否定的比肯定的更多，继承的比颠覆的更多，贬低的比提升的
更多，使人越学越迷惘的比使人学了才明白点儿的更多，颓废有理、自私自利有理、不择手段有理的
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更多，那么人类还办大学干什么呢？
　　以我的眼看大学，我看到情况似乎是——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
　　但是我又认为，据此点而责怪大学本身以及从教者们，那是极不公正的。
因为某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乃是在人的学龄前阶级就该由家长、家庭和人文化背景之正面影响来通力
合作已完成的。
要求大学来补上非属大学的教育义务是荒唐的。
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子，为的是强调这样一种感想，即——大学所面对的为数不少的
学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受的普适而又必须的人文教育的关怀是有缺陷的，因而大学教育者对自
己的学理素养应有更高的人文标准。
　　我也认为，责怪我们的孩子们在成为大学生以后似乎仍都那么的“自我中心”而又“中心空洞”
同样不够仁慈。
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太过可怜——他们小小年纪就被逼上了高考之路，又都是独生子女，肩负家长
甚至家族的种种期望和寄托，孤独而又苦闷，压力之大令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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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择业迷惘，四处碰壁，不但令人心疼而且想帮都帮不上，何忍苛求？
　　大学也罢，学子也罢，大学从教者也罢，其实都共同面对着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重垒堆
砌的倦怠时代。
这一种时代的特征就是——不仅普遍的人们身心疲惫，连时代本身也显出难以隐藏的病状。
　　那么，对于大学，仅仅传授知识似乎已经不够。
为国家计，为学子们长久的人生计，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责无旁贷地培养学子们成为不但知识化了
而又坚卓毅忍的人，岂非遂是使命？
　　那种在大学里用政治思想取代人文思想，以为进行了政治思想灌输就等于充实了下一代人之“中
心空洞”的完事大吉的“既定方针”，我觉得是十分堪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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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想的盛宴》梁晓声著，大学是一种永远的悖论。
因为在大学里，质疑是最应该被允许的。
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肯定同样是大学之所以受到尊敬的学圃特征。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
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会发现，思考的过程、产生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这种快乐是其他快乐无从取代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因而活得更像个人，更愉快，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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